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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小资产阶级情调是个绕不开的话题，它包含着特定的叙事、意象、情

绪、氛围、话语等，和阶级、等级的文化区隔密切相关。中国小资产阶级情调起源于五四新文化运动

和五四新文学，在各种文本中，形成特定的符号体系，具有一系列构成要素。鲁迅与小资产阶级情调

有着非常重要的关系，瞿秋白、朱自清等则体现了小资产阶级情调政治文化的不同向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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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sentiment of petty bourgeoisie is one of the topic with frequent occurrence in Chinese modern 
literature. It includes elements like narration, image, emotion, atmosphere, and utterance, which are closely related 
to the cultural segments of class and grade. The sentiment of petty bourgeoisie in China originated from the 
May Fourth New Culture Movement and the literature of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In various texts, it form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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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 世纪中国文学场域中，小资产阶级情调

（以下简称小资情调），用来形容在阅读某一类

文学作品时获得的感受，进而成为对一种文化情

状、生活方式的笼统感受的表达，然而究竟小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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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调的实质是什么，为什么要将这种文艺作品中

的情状和感受模糊地命名为“小资产阶级情调”，

小资情调是否形成了一种相对稳定的法国学者比

埃尔·布迪厄所称的文化惯习，都值得我们进一

步探讨。

一 小资产阶级：情调、区隔与场域

“小资产阶级情调”作为一种独特的中国现代

文学场域的美学惯习，包含着特定的叙事、意象、

情绪和氛围等。情调和阶级分野、文化品位的等

级区隔密切相关。小资情调成为中国现代文学重

要的文化表征，集中在一个维度体现了中国现代

文学和文化的特性。小资情调之吊诡在于，它一

旦浮现，就有了自己的生命，成为一种文化存在物，

在各种文本中，形成特定的符号体系。学者南帆

曾指出，20 世纪 50 年代的文化气氛中，《青春之

歌》流露的某种气息很快引起了普遍关注。许多

人察觉到林道静身上的特殊韵味，并在私下痴迷

暗恋；这种特殊韵味也遭到一些批评家的严厉谴

责，被指为“小资产阶级情调”。这些生活品味，

各种琐碎的细节背后存在着一个庞大的阶级基础，

只可意会的“小资产阶级情调”必然要成为声名

狼藉的众矢之的。[1]

不过，经历了各种针对小资产阶级的政治批

判，小资情调依然无法铲除，稍一放松，其就会

苏醒并愈发强劲。“文革”后期，随着政治意识

形态钳制的减弱，小资情调就以各种方式流露出

来。人们传播手抄本，偷看黄皮书，听口头故事，

听知青之歌；还有各种知青点、地下沙龙的诗歌

运动，全民学习西洋乐器，以及学者陈思和等探

究的潜在的写作、抽屉里的文学，等等。当然，

它更多地是在日常生活中呈现，在革命话语的刚

性外壳笼罩下，到处弥漫着各种软性的、温馨的、

暧昧的情愫。许多人怀念中白衣飘飘的 20 世纪 80
年代其实和小资情调有着莫大的关联，所谓伤痕

文学、反思文学、朦胧诗、归来的一代，均有浓

烈的小资情调复兴的元素。到了 20 世纪 90 年代

以后，所谓“小资产阶级文化”逐渐融入日常生

活的各种细节，成为都市文化的主流。学者樊星

对“无产阶级情感”与“小资情调”进行比较后

认为，前者更可能是一种“理想人格”，而小资

情调是一种“人情味”，是人类共通的精神气质。[2]

也有学者则把“小资情调”界定为日常生活审美

化 , 认为其是资本渗透到现代社会后导致的一种审

美的物化的结果。[3]

小资情调在中国何时起源，如何形成稳定的场

域，哪些力量参与角逐而型构出这样一种动态的

情调，这就要回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和“五四”

新文学，正是这其间诞生了中国的小资情调。

“五四”新文学实际上承担了现代小资文化建构、

传播功能，小资情调不但是中国新文学早期的特

性之一，也是时尚的知识谱系，其情感与符号体

系构成了中国现代审美表征的重要组成。

小资产阶级与工人、农民的区分，不仅仅是物

质上的，更是文化和情感上的。沈从文读赵树理

的小说之后发现：“另一时真正农民文学的兴起，

可能和小资产阶级文学有个基本不同，即只有故

事，绝无风景背景的动人描写。因为自然景物的

爱好，实在不是农民情感。也不是工人情感，而

是小资情感。”[4] 正如沈从文敏锐感受到的，小

资情调，是特定的审美情趣、情感方式、生活方

式和表意体系。

各种对于小资情调的批判中多半是从否定性

的层面彰显出它的存在。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

就通过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比较，

呈现了不同阶级的情调。它以史诗般的语言描绘

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以及资产阶级和无产阶

级彼此对立，认为二者在“情调”上都具有史诗

般的伟大力量，都是男性气概的，坚决果断有力，

具有高度组织化的大工业化的气势，都是历史和

时代的主体。相形之下，小资产阶级只是充任历

史舞台的配角和喜剧丑角，并带有阴柔的女性化

气质。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是“一种怯懦的悲叹”[5]。

小资产阶级情调的基调，在《共产党宣言》中就

已经奠定。列宁更是以精彩的富有文学化色彩的

语言分析小资产阶级。他指出，小资产阶级忽热

忽冷，目光短浅，易走极端，在革命顺利时激情

奔放，热血沸腾，看不清楚顺利中的困难与挫折

中的希望与光明；遭到挫折时心灰意冷。小资产

阶级“各种特性不管多么不同，多么矛盾，总是

溶合在一起”[6]。列宁是基于革命和现代大工业的

视野来看待小资产阶级的，认为他们是被现代巨

轮抛离的格格不入的群体，其性格和情调，缺乏

组织性纪律性，视野狭窄，情绪多变，喜欢无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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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主义，好走极端，情绪容易波动。

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对于小资情调的分析常用

到“浪漫”这个词。陈独秀指出，小资产阶级

主观上具有浪漫的革命思想，总脱离不了浪漫

的倾向；恽代英《怎样救治浪漫病？》一文指出，

小资产阶级青年容易犯浪漫病，这是其浪漫的

生活使然。[7] 中国共产党先驱者笔下的小资产阶

级的这种空想、浪漫情调，有着鲜明的文学品质，

很容易与现代文学中的人物形象联系起来。小资

产阶级的“浪漫”，与文艺作品中的“浪漫主义”

非常契合。革命与浪漫的矛盾，呈现了小资情调

的重要情感底色和审美风格。

二 小资产阶级情调的构成要素

小资情调是逐渐形成的中国现代文学中特定

情感和审美表征体系，以至于可以说中国现代文

学在整体上都具有浓厚的小资情调。

首先，小资情调更明显地出现在那些身份为

小资产阶级的作家的作品中，并由其中小资人物

形象来承载；纯粹的工人作家和农民作家的作品，

较少出现这些情调，例如，各种样板戏本身就建

立在高度提纯地剔除各种小资情调的基础上。不

过，从现代作家的职业与阶层归属来看，一旦成

为作家，就需要相应的知识素养和专业技能，这

都具有小资产阶级的属性。因此，就算是革命成

功后培养并成长的工农作家，其作品的文本缝隙

也很容易透出丝丝缕缕的小资情调。在“五四”

以来的文学作品中，只要出现了小资产阶级、小

知识分子，必然会呈现出小资情调，并形成独特

的小资产阶级人物谱系。在与现实的彼此隔阂和

排斥中，他们成为文化与阶级的区隔，例如在鲁

迅的《伤逝》中，在电影《早春二月》中，都非

常典型地体现出这一区隔的存在。小资产阶级情

调有着鲜明的现代性，是在现代性与中国本土情

境融合熔炼中生发与成长的现代体验。

其二，小资情调本质上是新的文化资本占有

的产物。小资产阶级依托的新文化资本，主要是

来自于西方的理念、新的知识体系。小资情调的

文化资本，是外来文化经过“文化掮客”传播的

新文化，更多表征为一些理念和意象。其最初集

中于文学形态，随着大众传媒的发达，各种电影、

媒介读物中也出现得比较多。小资情调和一些特

定的文化符号、意象、形象特征有关。新的文化

资本也决定了小资情调的构成元素中，学生、校园、

现代教育身份不可或缺。只有受过现代教育的人，

才能够拥有并准确辨识出小资情调。近现代教育

制度，从国外到城市到内陆的大大小小的新式学

校，支撑着小资情调。

其三，小资情调与现代都市日常生活，与都市

小资、白领生活息息相关。各种文学和电影作品中，

上海成为最具小资情调的城市，这和上海的海派

风格和精致的现代性有关，也与上海作为一个政

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对于小资产阶级的吸纳有关。

正是在上海，小资情调空间得以建构并充分展开。

当然，各种文化空间都有小资情调。在战火纷飞，

在阶级斗争中，在群众被动员起来的时刻，都会

有显现。抗战时期的文学，也会呈现远离战争前

线的小资情调的小区域，例如钱钟书的《围城》、

鹿桥的《未央歌》和姚雪垠的《春暖花开的日子》。

小资情调与工农群众绝不是隔离的关系，而是具

有紧密的关联，例如茅盾小说中就多次浓墨重彩

地描写街头游行示威运动中的小资，《大路》《风

云儿女》等左翼电影中更有融汇到游行队伍中的

小资，《青春之歌》塑造了在群众运动洪流中成

长的小资革命者，“文革”后的伤痕电影《枫》

中也有为崇高理想而暴力对抗武装镇压的小资。

但是，小资情调更具有个人化、私人化和圈子化

的品性，城市生活的小场景，如咖啡馆、电影院、

酒吧、沙龙、书房、百货商场，这些都是与小资

情调天然亲和的地方。

其四，小资情调偏女性气质，并具有浓厚的抒

情性。可以说那些重要的、鲜明的小资情调的承

载人物，女性形象居多。众多小资男性形象也有“女

性化”的气质，他们往往是多愁善感的、瘦削的、

脸色苍白的、耽于思虑弱于行动的抑郁质男性，

相比之下，小资女性则是奔放的、叛逆的、焦灼的。

男性气概与女性气质本身是一种社会性别的区分，

作为一种性别美学来看，小资情调是偏女性化的，

表现为柔弱、敏感、情绪化、感性和唯美。小资

情调的性别特性，本身是一个有意味的文学社会

学的话题。由此推进，小资情调体现出强烈的抒

情性，表现出情感不受控制，甚至是滥情的倾向。

这种抒情性是与史诗性等其他文学风格相对的。

小资产阶级经常会出现颓废、伤感、忧郁的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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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调，哪怕是一个追求革命并被改造的小资产阶

级者，也会有这种颓废和伤感的情绪状态出现。

这种抒情性，成为一种言谈论述的方式，一种审

美愿景的呈现，一种日常生活方式的实践，乃至

于成为一种政治想象或政治对话的可能性。[8] 革

命作家瞿秋白、何其芳的“红色抒情”皆是如此。

小资情调的抒情性，最初体现为一种个人主体性，

但是在革命等各种时代重大命题的进程中，小资

的抒情与宏大叙事、与群众、与崇高美学构成紧

密的关系。

其五，小资情调在新文学中是以欧化的语言

表现出来的，即使这种欧化的语言逐渐成熟为现

代汉语，小资情调的话语体系仍然是自成一体的，

其区隔于普罗大众的语言，也不同于提纯后的革

命政治话语。这种语言中会大量使用新的外来词

汇、语汇以及句型结构，是与新文化运动话语、

大众话语、革命话语、延安话语、十七年话语、

新启蒙话语、市场话语、消费话语等斗争和博弈

中形成的话语场域。

总之，从各种构成要素来看，小资情调是一

个变化动态的区隔，在不同时代背景下，在与时

代命题的关联中，会呈现出不同的状貌，可以说，

中国现代性在不同历史阶段都会呈现不同的小资

情调。

三 鲁迅与小资产阶级情调

一般而言，我们会认为鲁迅的深刻性、复杂度、

精神厚度、批判性等是小资情调所不能企及的，

似乎不能用小资情调来衡量鲁迅；但吊诡的是，

鲁迅同时代以及之后的小资产阶级，莫不是在鲁

迅的文学滋养下成长的。对鲁迅的阅读、理解、

领悟和传播，一直是中国小资重要的特征，可以

说鲁迅在很大程度上限定了小资情调的深度和厚

度，直接影响了小资情调的质地和空间。

鲁迅与小资情调的关系表现在几个方面：首

先鲁迅自身的生活方式，包括职业依托、休闲、

文化消费、审美趣味等，都成为小资情调的样板；

其二，鲁迅的思想或者基本理念，决定了小资情

调文化资本的基本向度；其三，鲁迅的各种创作、

各种文体以及语言方式，影响了小资情调的基本

格局和质素。

鲁迅出自“衰落了的读书人家”，年轻时相继

读过水师学堂、矿路学堂，后在日本学医，再后

弃医从文。29 岁回国后，在师范学堂做过化学和

生理学教员，在中学堂做过教务长，师范学校做

过校长；还做过教育部的职员，大学的讲师、教授；

最终成为上海都市文化传媒行业的自由职业者。

这种人生履历及其生活方式，是非常小资情调的：

接受新式教育，从事现代教育、现代文化工作，

依托现代传媒产业谋生，生活在北京、上海等大

城市，乃至和许广平的特立独行的爱情婚姻也是

新式的。鲁迅讲究生活品味，喜欢看好莱坞和苏

联的电影，喜欢木刻艺术，熟稔各种新潮的文艺。

按照皮埃尔·布迪厄的观点，鲁迅是典型的从事

文化创意产业的新小资产阶级者。尽管鲁迅参加

了左翼文艺运动，但他是以独立自由的身份参加

的。他远离政治权力，依靠自己的文化资本赢得

市场的青睐。如果要在现代作家中推出一个典范

意义上的小资情调生活方式的代表，非鲁迅莫属。

鲁迅在世时候，就被认为是小资产阶级们的

“青年导师”。他积极参加过各种重要的文化运动、

社会活动或者媒体事件，如新文化运动、革命文

学论争、左翼文艺运动，期间各种大小文化事件、

社会事件，鲁迅均有发声。鲁迅的深刻性不能简

单以小资情调来看待，但是小资情调的几种重要

品性却与他有关。第一，鲁迅具有强烈的反传统

精神。他对于中国历史、传统文化持有非常激烈

的否定和批判，实际上强化了中国的小资情调对

于文化传统的否定和隔阂。尽管小资情调不可能

完全与传统文化隔阂，鲁迅自身也是如此，他们

都是在传统中生存的，并成为传统；但是，小资

情调带着浓重的对于中国历史和传统的否定和批

判意味。其二，鲁迅是拿来主义的。对于现代新

文化，对于西方启蒙主义以来的现代文化，他主

张积极“拿来”的，这也是小资情调的重要内核。

总的来看，他深受外来文化影响，文化趣味和品

味上追逐西方外来文化、新潮文化。其三，鲁迅

对于现实有很强的批判性。这也树立了小资情调

的价值取向，即对现实社会不满，与现存既定体

制格格不入。其四，鲁迅对于国民劣根性的揭示

和批判，对于愚弱国民的呈现，哀其不幸，怒其

不争，影响了小资产阶级对普罗底层人群、农民

阶层、乡村社会既悲悯又隔阂疏离的态度。小资

情调的主体是一个已经被乡村和传统放逐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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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知识分子。其五，鲁迅一直有对于知识阶层强

烈的自省和批评，这与小资情调中的自我否定、

自我批判乃至自怨自艾特质有直接关系。

鲁迅的各种创作、各种文体以及语言方式，

也影响了小资情调的格局和质素。他在现代小说、

散文、报刊杂文上的杰出艺术成就，成为小资产

阶级作家的标杆。尽管小资作家无法企及鲁迅的

艺术性，但是他的艺术风格、表述方式、语言特

色都影响了小资情调的表现状貌。例如，《故乡》

中对于萧索的乡村世界世态炎凉的呈现、乡愁与

怀旧，甚至在新世纪网络各种“回乡体”手记中

也回响犹在，只是这些作品的情怀境界没有超出

当年《故乡》的情怀境界。鲁迅的《伤逝》更是

一篇具有浓厚“小布尔乔亚情调”的作品。小说

对于一对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失败爱情的叙述，

笼罩在阴郁绝望的氛围之中。文中男主人公倾述

的语态与情感，滥情，伤感，悲凉，从勇敢地爱

到在现实中孱弱，这样一种文风、情感倾述方式

以及爱与死的悲剧，对于小资情调的叙事模式影

响深远。当然，在《伤逝》浓厚的小布尔乔亚情

调和五四“新文艺腔”的语体形态下，隐含着作

者对于它的颠覆。小说借模拟小资情调，使得文

本的语体形态和情调出现了内部的驳诘和反讽。[9]

四 小资产阶级情调的政治文化特性

作为一位重要的现代政治人物，一位知识分

子文人，一位深度介入文学创作和批评的文艺家，

瞿秋白身上集中呈现了小资情调的政治文化特性。

作为政治家，瞿秋白在批判党内的错误路线时，

往往用“小资产阶级的幻想”“发狂的小资产阶

级”“小资产阶级的害怕心理”“小资产阶级的

拼命主义”等词语加以描述，将其视为小资产阶

级的代表。[10] 作为文学批评家，1933 年 4 月瞿秋

白编完《鲁迅杂感选集》并写了 15 000 字的序言。

在这篇序言中，瞿秋白独到地凝练出小资产阶级

流浪知识青年“薄海民”这一群体。瞿秋白认为，“薄

海民”——小资产阶级的流浪人知识青年，这种

新起的知识分子，往往首先卷进革命的怒潮，但是，

也会首先“落荒”或者“颓废”，甚至“叛变”，

如果他们不坚决地克服自己的浪漫谛克主义的话。

瞿秋白笔下的小资产阶级因为经受着战争的恐怖、

突然的破产、空前的饥荒和破坏的打击而发疯了。

他们歇斯底里地乱撞，寻找着出路和搀救，一方

面信仰无产阶级而赞助它，一方面又绝望地狂跳，

在这两方面之间动摇着。[11] 这正是小资情调的革

命现代性之剧烈的形象化表征。

20 世纪中国兴起的革命的社会基础，正是小

资产阶级“薄海民”。这些处于社会边缘的新知

识青年群体，呼唤向往革命，在革命中求社会问

题的答案，也求自身生存发展。革命让他们找到

了精神支柱，他们的现实生存问题也在革命组织

中解决了。然而，这种小资情调的“薄海民”革

命者，带着浓厚的“小布尔乔亚”的习气和品性，

在革命潮流中产生了各种分化，有人苦闷彷徨，

有人伤痕累累、意志消沉，有人锻造了自己，有

一些人在政治和道德混乱的时代堕落。[12] 小资产

阶级“薄海民”，赋予了中国现代革命的这种特

殊的情调。瞿秋白在临终之前所写的《多余的话》

更是深刻地反思了革命政治中的这种小资情调。

瞿秋白认为自己也属于这些城市的波希美亚——

高等游民，颓废、脆弱、浪漫，甚至狂妄。革命

政治“同我潜伏的绅士意识、中国式的士大夫意识、

以及后来蜕变出来的小资产阶级或者市侩式的意

识，完全处于敌对的地位”，“我的理论之中包

含着多么混杂和小资产阶级机会主义的成分……

我究竟不能成为无产阶级的战士”[13]。

对于小资情调革命政治的呈现，代表作家有巴

金、郁达夫、叶圣陶、茅盾、路翎等。许多批评

家也借助各种域外传来的革命文学理论，建构了

革命政治中的小资情调。例如在成仿吾《从文学

革命到革命文学》一文中，提出创造社是代表着

小资产阶级革命的“印贴利更追亚”[14]。李初梨《自

然生长性与目的意识性》更是认为，无产阶级不

能自己形成革命理论，“现代的社会主义”必须

由“下层阶级中智识地最进步的分子”，导入于“普

罗列塔利亚特底阶级斗争中”。[15] 这些言论为中

国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革命政治中的主体性提

供了坚强的理论支撑，并赋予中国现代革命与小

资情调更紧密的关系。在一些革命政治的文学叙

事中，革命者的“小资产阶级情调”本身成为一

种审美对象。例如《红岩》中的江姐，作者虽然

着力展现其布尔什维克的崇高品质，但她不经意

流露的“知识女性”气质却是该形象最光彩夺目

的地方。而《刑场上的婚礼》这样的文本中，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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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节高潮也在于这一对革命先烈在牺牲前的革命

浪漫蒂克张扬之时。宗璞的《红豆》则将小资产

阶级前革命时代的“审美化的生活”和革命时代“革

命”与“恋爱”冲突，都以一种抒情方式加以描绘。

不过，除了革命政治中的小资情调，与革命

保持距离的小资产阶级，也形成了一种去政治的

小资情调，这是一种对小资产阶级文化特性的自

觉建设。例如，1928 年 2 月 7 日，朱自清写了

一篇长达万字的散文，倾吐了自己矛盾彷徨的情

感，文章题目就是《哪里走》。朱自清尽管接受

了革命意识形态流行的观点，意识到身为 Petty 
Bourgeoisie，已在灭亡的途中，为新世界的早日实

现，还要促进自己的灭亡。但在这种关于小资产

阶级灭亡的宿命论叙事中，他又特别强调小资产

阶级的文化担当，文章因此具有了存在主义式的

悲剧哲学意味。朱自清认为在现代品格的都市，

旧时代正在崩坏，新局面尚未到来，学术、文学、

艺术仍然有自觉的价值，而小资产阶级也就有了

自觉存在的价值。“Petty Bourgeoisie，他们的精

神既无所依据，自然只有回到学术，文学，艺术

的老路上去。”[16]80 朱自清宣称“国学是我的职业，

文学是我的娱乐”，“我想，便是这个，也该是

向着灭亡走的我们的运命吧？ ”[16]84 这种小资情

调，是非政治的，然而在这种去政治化的情境中，

小资情调获得了不同于革命意识形态的另一种向

度的现代文化建设的主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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